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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湘语中的虚成分“里”“俚”“哩”

陈山青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湖南汨罗湘语中的虚成分“里”“俚”“哩”均读［ｌｉ］，主要有５种功能：代词词尾、形容词重叠式词尾、副词重叠式词
尾、语气助词和话题标记助词。它们极有可能是一组同源虚成分，本字都是方位处所义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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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成分指意义“较虚”的语素，包括虚词及构词
或构形的语缀。［１］湖南汨罗湘语中的“里”“俚”

“哩”是较有特色又很活跃的一组虚成分，均读

［ｌｉ］。主要有５种功能：代词词尾“俚”（我俚我们）、

“里”（么里什么）；形容词重叠式词尾“哩形”（跳跳

哩形容急切的样子）；副词重叠式词尾“哩副”（抱到抱

哩偶尔）；语气助词“哩助”（手机哩手机呢？）；话题标记

助 词 “哩话 ” （吃 得 苦 哩 还 是 赚 得 到

钱吃得苦呢还是能赚到钱）。

本文主要对汨罗湘语虚成分“里”“俚”“哩”

（依习惯记的俗字形式）的功能进行描写，并就其语

源及关系进行探讨。文中所记以笔者母语长乐镇

方言（下文简称“汨罗方言”或“汨罗话”）为准。汨

罗话声调６个：阴平［３３］、阳平［１３］、上声［２４］、阴
去［４５］、阳去［２１］、入声［４３］。文中写不出本字的

用同音字替代，在右上角加小等号“＝”标示（放

市 ＝
使劲）。

　　一　虚成分“里”“俚”“哩”的功能

（一）代词词尾“俚”“里”

“俚”是复数代词兼问人疑问代词词尾，“里”

是询问事物、状况、原因的疑问代词及指示代词词

尾，同读［ｌｉ３３］，与后附性方位处所词“里［·ｌｉ３３］

（轻声，如‘屋里’）”同音。

１．复数代词词尾“俚复”

“俚复”附于单数人称代词“我、尔、他／?

［ｉ２１］他”“人家”及疑问代词“谁”后构成复数形

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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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我俚／尔俚下姓程（我们／你们都姓程）。
（２）他俚／?俚几兄弟下会读书（他们几兄弟

都会读书）。

（３）人家俚何里讲尔莫听（人家怎么说你别
听。“人家俚”为“人家”的复数形式。）。

（４）比赛谁俚赢嗒（比赛哪些人／哪方赢了
啊“谁俚”为“谁”的复数形式）？

从上述例句看，复数人称代词词尾“俚复”大致

与普通话“们”相当，但使用范围要小些，虽有“人

家俚、谁俚”的说法，数量却只有两个（普通话“人

家、谁”无单复数之分，不说“人家们”“谁
们”）。而“们”的使用面要宽得多，可附在表人名

词或词组后构成复数形式或表示“等人”“某一类

人”。如“父母们、先生小姐们、雷锋们”，甚至能在

拟人句中附于动物和指物名词后，如“猪狗们、石头

们”。汨罗话则无“父母俚”“先生小姐俚”“
猪狗俚”之说。

需说明的是，“我俚”等６个代词复数形式都有
三重意义，除了复数义外，还有单数义（作领属性定

语），如“我俚姆妈（我妈妈）、人家俚爸爸（人家爸

爸）、谁俚哥哥（谁哥哥）”，以及名词义如“在我俚

（在我家）、在人家俚（在别人家）、在谁俚（在谁

家）”。

２．疑问代词词尾“俚疑”“里疑”

含“俚疑”“里疑”的疑问代词基本形式有５个，
问人的“谁他俚（谁。专用于反问）”，问人、问处所

的“谁俚（‘谁’的复数形式；谁家）”，问事物的“么

里（什么）”，问性质、状况的“么里样（怎么样）”，问

原因、情状方式的“何里（为什么、怎样）”。例如：

（５）谁他俚有尔个条件好来（谁有你的条件好
啊反问）？

（６）我不晓得他在谁俚（我不晓得他在谁
家问处所）。

（７）尔找我有么里事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８）装修搞得么里样得（装修搞得怎么样了）？
（９）爹爹何里不讲话啊（爷爷为什么不说话

啊）？

例（６）“在谁俚”的“俚”即“家”义，表处所，本
字就是居处义的“里”。例（５）“谁他俚”中，“俚”
的本字同样也是“里”。复数及问人疑问代词多写

做“俚”，只是记录方言的一种习惯写法而已。

３．指示代词词尾“里指”

“里指”的指示代词形式有两个：一是别指“别

么里别的、别的什么”，指示某一（某些）事物之外的事物；

二是任指“是么里任何（什么）”，指示任何人或事

物。如：

（１０）还有别么里事硑（还有别的什么事没
有）？

（１１）她是么里事不做个，是么里人不喊个（她
什么事不做的，什么人不叫的）。

（二）形容词词尾“哩形”

“哩形［ｌｉ
２１］”为“ＡＡ哩”“ＡＢＢ哩”形容词重叠

式词尾。清代学者范寅在《越谚》“‘哩’字之谚第

十四”中解释道：“哩”（贎贎哩婴儿撒尿），越谚为语助

尤多，大抵以“哩”作“貌”解。［２］这种解释适合汨罗

话“哩形”，其意义类似古汉语的“然”，略等于“……

的样子或情状”。

（１）今日好冷，手子脑硬呵呵哩痛（今天很冷，
手指头啊生痛生痛的）。

（２）他射射哩跑开得（他射箭般跑掉了）。
（３）伊［ｉ２４］块布软麻麻［ｍɑ３３］哩（这块布软软

的）。

（４）伊爱 ＝洗衣粉洗胊 ＝泡汩汩［ｋｕ２１］哩（这洗
衣粉洗起来泡沫很多很多）。

“哩形”是形容词重叠式的构成要素和标志，使

重叠式具有状态形容词性，语义上起加强描状性

作用。［３］

（三）副词词尾“哩副”

“哩副”是“ＡＸＡ哩”重叠式副词词尾，“Ｘ”为中
缀，常由“到”或“数”充当。“哩”的发音同“哩形

［ｌｉ２１］”。这类词语数量不多。
（１）芋头呵 ＝抱到抱哩吃一餐硬还有蛮好吃

（芋头梗偶尔吃一次啊还有那么好吃）。

（２）他世到世哩不来个（大意：他长时间不来
的）。

（３）她是么里安数安哩下位置在个地（大意：
她什么都悉心准备好了）。

（４）他昼数昼哩不落屋个（大意：他经常整半
天整半天不待在家里的）。

（四）语气助词“哩助”

《现代汉语八百词》说：“哩”是方言，跟普通话

“呢”４项用法中的两项“指明事实而略带夸张”以
及“表示持续的状态”相同。［４］汨罗方言中有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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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助”，是陈述兼疑问语气助词（分别称为“哩助１”

“哩助２”），使用范围广，具备“呢”的主要用法。

１．陈述语气助词“哩助１”

“哩助１［ｌｉ
３３］”用在句末，常指明事实，且含有说

明某种原因或某个结果的意思；或用于假设复句前

一分句的末尾，引出下文。分别如：

（１）我俚还想生一个，就是想她有个伴哩（我
们还想生一个，就是希望她有个伴呢）。

（２）尔要是饿得哩，就泡方便面吃（你要是饿
了呢，就泡方便面吃）。

“哩助１”还兼表状态持续：

（３）吃得饭硑事做，还不是只有坐哩（吃了饭
没事做，所以只好（成天）坐呢）。

（４）他夜里不觉个，还不是日里就齐是哩
（他晚上不睡觉的，所以白天就一直睡呢）。

“哩助１［ｌｉ
４５］”（和用法 Ａ的“哩助１”声调不同）

用在答语末，确认事实，且带有较浓的夸张意味，往

往和表强调的“唔［ｎ１３］才、是、的确”搭配使用。如：
（５）六楼热不热来？———唔热哩（六楼热不热

啊？———那才热呢）！

（６）还在个落妹 ＝［ｍａ２１］？———唔落哩，落个
硑打停（还在下没有啊？———是下着呢，下个不

停）。

２．疑问语气助词“哩助２”

“哩助２［ｌｉ
４５］”表示疑问，用于特指问、中性问、

选择问及反问句句末。如：

（７）到得办公搂，我去找谁哩（到了办公楼，我
去找谁呢）？

（８）还请不请假哩（还请不请假呢）？
（五）话题助词“哩话”

“哩话［ｌｉ
３３］”是最常用的话题标记助词之一，

根据其附着对象的性质，可分６小类：
（１）钱哩，多就多用，少就少用（钱呢，多就多

用，少就少用）。

（２）想事哩好精工个（大意：想问题呢很精到
的）。

（３）要不哩我得伊地，要不哩尔得伊地，反正要
留人（要不呢我在这里，要不呢你在这里，反正要留

人）。

（４）以得好哩要话见他（最好呢要告诉他）。
（５）尔讲好得哩就要去上班（你说好了呢就要

去上班）。

（６）吃哩吃不得好多，餐餐还是要吃爱 ＝（吃呢

吃不了多少，（可）每餐还是要吃点）。

这６例中“哩话”分别是体词性、谓词性、连词

性、状语性成分以及小句性、拷贝式话题标记，其主

要作用是突出话题，缓和语气，增强口语色彩。

“哩话”后一般有停顿，语调略上扬。

　　二　虚成分“里”“俚”“哩”的语源

（一）复数人称代词词尾“俚复”的语源

汨罗方言中，“俚”的名词义与表处所的“里”

意义相通。前文提到，“俚”并存虚实用法：虚成分：

复数／单数人称代词词尾；名词义：家。后者如“下
到我俚／尔俚／他俚／?俚吃饭（都到我家／你家／他
家吃饭）”，例中“俚”表居处，意义就是“家”。

“里”古有聚居地义。《毛传》曰：里，居也。据此推

断，“俚复”的本字应该就是“居处”义的“里”。两

者发音还相同，均为轻声［·ｌｉ３３］。从语音角度来
看，也支持本字就是“里”的观点。

复数人称代词词尾用“俚”的（也有写“里、
#

、

哩”的）还见于其他南部方言，如湘语、赣语、吴语

等。“俚”的语源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张惠英先生

在《复数人称代词词尾“家、们、俚”》一文中推测：

吴语复数人称代词词尾“俚”就是宅里的“里”，和

“家、门”同义，所以也用作复数人称代词词尾。［５］

张先生的观点有力地支持了汨罗“俚复”来源于居

处义“里”的推论。

另需提及的是，吴语常州话人称代词复数形式

“我家、你家、他家”也具有三重意义：复数人称代词

义、单数人称代词义及名词义，后两义如“我家老子

（我的爸爸）”“你家有客人来连 ＝（你家有客人来

了）”（语料由汪平先生提供）。显然，其“我家、你

家、他家”的三种用法，与汨罗话的“我俚”等完全

平行。常州话实义的“家”虚化为复数词尾。“家”

“里”同义，从平行发展的角度看，汨罗的“里”完全

可以衍生出复数人称代词词尾的用法。在全国汉

语方言学会第１５届（澳门）年会上，笔者就“俚复”

的语源请教刘丹青先生，他认为“‘俚复’来源于处

所义的‘里’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汨罗话“俚复”

来源于居处义的“里”。［６］

（二）疑问、指示代词词尾“俚疑”“里疑”“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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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源

在第一部分中，已论及疑问代词词尾“俚疑”的

本字也是居处义的“里”。那么，“里疑”“里指”的本

字呢？

普通话方位语素“里”（读本音［ｌｉ２１４］，或读轻
声［·ｌｉ］）附着在“这、那、哪”后构成指别、询问处
所的指示、疑问代词“这里、那里”和“哪里”。

南部一些方言中以“哩／俚／力”（发音均为
［ｌｉ］）作指别处所的指示代词以及作询问处所、人
或事物、原因、情状方式等的疑问代词词尾的情形

常见，兹举几例：

江西南昌方言：［７］

□ｋ２１３－２１里·ｌｉ（这里）　 许里·ｌｉ（那里）
哪里·ｌｉ／ｌｉ４５　　什哩ｌｉ４５（什么）
为／做什哩·ｌｉ（为什么）
江西芦溪方言：［８］

该里ｌｉ５３（这里）　 □ｌ
～
２４里ｌｉ５３（那里）

哪里·ｌｉ　 咋俚·ｌｉ（什么）
江西萍乡方言：［９］

?里ｌｉ３５－５（这里）　 那里ｌｉ３５－５（较远的处所）
哪里ｌｉ３５－５（代词，问处所）
咋哩ｌｉ̄４（什么）　 罗 ＝力 ＝ｌｉ１１－１（怎么、怎样）
严州建德方言：［１０］

仡里ｌｉ２１３－５５（这里）　末里ｌｉ２１３－５５（那里）
啥哩·ｌｉ（什么）
闽西清流方言：［１１］

□ｔｈｉ２４（块）里ｌｉ２４（处所，近指）
扁 ＝（块）里ｌｉ２４（处所，中指）
解 ＝（块）里ｌｉ２４（处所，远指）
田 ＝里ｌｉ２４（处所，非距离指示）
记 ＝哩ｌｉ２２／吉 ＝□ｌｉ２４／几 ＝哩ｌｉ２２（怎么、怎样、怎

么样）

从所举方言看，指别、询问处所的指示、疑问代

词词尾都是方位语素“－里”，询问事物、原因、情状
方式等的疑问代词词尾写作“哩／俚／力”，声韵与
“－里”一样，均为［ｌｉ］。还有声韵调完全相同的，
如南昌的“许里·ｌｉ那里”和“为／做什哩·ｌｉ为什么”，芦

溪的“哪里·ｌｉ”和“咋俚·ｌｉ什么”，清流的“扁
＝（块）

里ｌｉ２４处所，中指”和“吉
＝□ｌｉ２４怎么、怎样、怎么样”。

在同一个词类小系统里，如果词尾发音相同，

那么，它们的来源就很有可能相同。这些方言疑问

代词词尾“哩／俚／力”与处所代词词尾（即方位性
语素）“里”的发音相同不是巧合，而是来源相同所

致。普通话的情况就是如此。

有了前面的分析，回来再看汨罗话“里疑”，同

属疑问代词小类，发音又相同，“俚疑”（谁俚、谁他

俚）的 本 字 是 “里”，则 “里疑 ”（么 里什么、何

里为什么、怎样）也应该是“里”。至于“里指”，指代词形

式只两个（别么里别的、别的什么、是么里任何），又都包含

“么里”，其本字（为“里”）就不言而喻了。

（三）形容词词尾“哩形”的语源

据查检，“ＡＡ哩”“ＡＢＢ哩”式形容词词尾
“哩形”并不是汨罗话独有的现象，在南部方言如湘

语（湖南）、赣语（江西、湖南、福建）、客话（广东、福

建、江西、湖南、四川）中普遍存在。［１２］此外，无

锡、［１３］江苏、［１４］上海［１５］等吴语中也有少量“ＡＡ
哩”词语残存。据史料记载，“ＡＡ里”已在宋人话
本小说（《京本通俗小说》）中出现，不过只１例，是
“白白里”；［１６］最早成批量出现“ＡＡ里”的，是距今
超过３６０余年的吴地（苏州一带）民歌集《山歌》
（冯梦龙编）；客家方言中，则在瑞士巴色会传教士

编写、于１８７９年出版的客家课本《启蒙浅学》中大
量出现词尾“里”（该书汉字本写作“眧［ｌｉ］”，如
“呱呱眧”，“滑溜溜眧”）。［１７］

从读音来看，南部湘、赣、客家等方言中的形容

词词尾“哩”的发音与方位词“里”相同，一般读

［ｌｉ］。［１２］从语义语法功能上看，方位词“里”和词尾
“哩形”有密切关联。南北朝时，“里”的词义已从表

方位开始虚化，如“红颜啼里灭”“寒田获里静”中

的“啼里”“获里”等于说“在啼／获的时候（中
间）”，［１８］不再表示特指的方位，而是带上了某种状

态在持续之中的意义。唐宋诗词里这种用法很多，

如“静里改诗空凭几”（唐·皮日休·《奉和鲁望病

中秋怀次韵》“只恐花深里”（《全宋词》·黄庭坚·

《水调歌头》）。到了元曲中，越发常见，且有大量

“双音节词＋里”结构，如“马中枪惊急里脚失”［１９］

“慌忙里早把这灯都吹杀了”（《全元曲·杂剧

三》），这些“里”进一步虚化，完全表示处于某种状

态之中，这与词尾“哩形”的意义有相通之处。石汝

杰先生在分析《山歌》中的“ＡＡ里”时，说“里”可能
就是方位词“里”，［２０］是有道理的。

据上推测，“哩形”很有可能由方位词“里”虚化

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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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词重叠式词尾“哩副”是由于“哩形”的感染

作用而出现的，其语源和“哩形”自然相同。

（四）语气助词“哩助”的语源

吕叔湘先生认为“哩”来源于“在裹”。［２１］“在

”本来是“于此”义，表示存在。“在”和“”单

用，开始仍有表存在的意思，而后逐渐虚化为语气

词。向熹先生支持该观点：中古句末语气助词“里

（
#

）”来源于“在里”，并认为“在里”的“里”即是

由汉魏开始作方位词的“里”发展而来。［２２］近代汉

语语末助词“哩”即是“里”的直接继承。太田辰夫

先生指出：语气词“哩”（即后来的“呢”）的来源是

“‘里’‘
#

’（‘
#

’的俗字还有‘俚’‘哩’‘眧’等形

式）等表示处所的词。从唐五代就有一些”，写作

“里”。宋代用“
#

”。元曲中多作“哩”。他还指

出：“‘里’‘
#

’分为两个，一个变为句末助词，另一

个反过来成为体词，构成‘在
#

’等说法”。他认为

“在
#

”比“里”“
#

”的时代更晚。［２３］“‘里’‘
#

’成

为助词的过程还不大清楚，但总之是从表示某个处

所中动作、状态的存在而发展来的”。我们赞同太

田先生的观点。吕、向、太田三位先生的看法虽有

分歧，但存在共识：“哩”来源于表示存在的“里”，

其前身即古处所方位词“里”。

元时“哩”明确表示某种动作、状态现在存在或

者不变化，下面转引太田先生所举元曲两例：

（１）你看，他穿着什么衣服哩？（《墙头马上》）
（２）他还不认的我哩。 （《陈州粜米》）

该用法在明代继续使用（下３例来自北大语料
库）：

（３）那猛汉道：“你还不认得我哩！我是当方

有名的蛇船大王。” （《三宝太监西洋记》）

（４）行者道：“是你还驮着我哩。我不弄你，你
快走！快走！” （《西游记》）

清代可以见到“哩”，但数量少，且是方言性的，

因为被“呢”替代了。如：

（５）却见一个管家走来车旁，请个安道：“这会
儿主人在上房吃饭哩！” （《孽海花》）

“哩”表持续状态的用法在现代方言中多见，除

了汨罗话外（例见陈述语气助词“哩助１”小节），还

有河南中原官话如“俺妈在外边等俺哩”，［２４］晋语

山西宁武方言如“他正在炕上歇着哩”，［２５］等等。

实际上，普通话表持续的标记“呢”（他正在睡觉

呢）就是“哩”的变体。［２６］显然，汨罗方言、中原官

话、宁武方言助词“哩”的状态持续用法是近代汉语

的沿用。

另外，陈玉洁从汉语史和方言角度，也论证了

河南话中身兼定语标记、状语标记、语气词等用法

的“哩”来自于表示方位处所的名词“里”。［２７］

由上得知，汨罗话语气助词“哩助”来源于古汉

语处所方位名词“里”。

（五）话题助词“哩话”的语源

刘丹青先生指出：跨语言跨方言的考察显示，

疑问标记正是话题标记的一个极常见的来源。［２８］

毋庸置疑，汨罗方言话题助词“哩话”由疑问语气助

词“哩助２”进一步发展而来，其语源也是“里”。

　　三　虚成分“里”“俚”“哩”的关系

综上所述，得出表１（符号“□”表示来源的可
能性很大）：

表１　汨罗方言“里”“俚”“哩”关系表

字　形 字　音 功　　　　　能 语　源

俚复 ·ｌｉ３３ 复数代词词尾　 里

俚疑　里疑 ·ｌｉ３３ 疑问代词词尾 里

里指 ·ｌｉ３３ 指示代词词尾 里

哩形 ｌｉ２１ 形容词重叠式词尾（ＡＡ哩、ＡＢＢ哩） □里

哩副 ·ｌｉ２１ 副词重叠式词尾（ＡＸＡ哩） □里

哩助 ·ｌｉ３３／·ｌｉ４５ 语气助词　 里

哩话 ·ｌｉ３３ 话题助词　 里

　　从读音看，名词后的方位处所语素“里”（屋
里）发轻声［·ｌｉ３３］，虚成分“里名”“俚复”“俚疑”

“里疑”“里指”及“哩形”“哩副”“哩助”“哩话”的发音

与“里”声韵相同，都是［ｌｉ］。
从意义和功能看：汨罗话复数人称代词形式

“俚”兼有三义，其一便是“居处、家”（我俚我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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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山青：汨罗湘语中的虚成分“里”“俚”“哩”

此推断出“俚复”来源于居处义的“里”；疑问、指示

代词词尾“俚疑、里疑、里指”和方位处所词“里”也存

在源流关系；语气助词“哩助”和虚化后的处所方位

词“里”均表状态持续，本字为“里”已无疑义；话题

标记“哩话”是“哩助”的进一步发展，其源头还是

“里”；形容词词尾“哩形”带有“……的样子（或情

状）”的意味，表达“处于……情状之中”的意义，方

位词“里”也发展出状态持续功能，这当然不是偶然

的巧合，正说明两者在意义上存在关联，同时，表义

上的状态持续功能又和“哩助”也联系起来；“哩副”

是受“哩形”的感染而成为副词词尾的，“哩形”来自

方位词“里”的推论成立的话，“哩副”的本字自然应

该也是“里”。

总之，汨罗方言“俚复”“俚疑”“里疑”“里指”和

“哩形”“哩副”以及“哩助”“哩话”与后附的方位处所

义的“里”音合义联，应该是一组同源虚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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